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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人都能熟悉中国的生态
——专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放

本报记者 彭德倩

将自然和人
连接起来

周末周刊：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
您选择了保护生物学这个研究方向？

王放：小学四年级时，我第一次
坚定地在作文里写道：“我长大后想
当生物学家，研究动物的秘密，让它
们留在这个世界上。”

这源于我10岁时读的两本书。
一本是珍妮�古道尔的《和黑猩猩在
一起》。古道尔博士发现黑猩猩能制
作并且使用工具，还拥有情感，这种
探索太有吸引力了；另一本是潘文石
的《大熊猫的故事》。潘教授研究大熊
猫，推动保护区建设，让无数野生动
物受益。而且，潘老师是中国人，研究
的是中国的山川生态，他就生活在我
所在的北京海淀区，这让我感觉这个
了不起的工作并非遥不可及。

小学时我就开始在周围“探险”，
中学时骑着破自行车走遍北京周边
山水，还连写带画做过自然笔记。而
成长中亲身经历的北京城市巨变，让
我的目标更清晰。我不仅想像潘文石
和古道尔那样探索动物的秘密，更想
关注身边的环境变化，用自己的工作
连接这些肉眼可见的改变。

周末周刊：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您对保护生物学的认知有哪些变化？

王放：年轻时，我觉得保护生物
多样性是件“壮烈”的事，像勇敢的斗
士对抗破坏环境、伤害野生动物的
“黑暗势力”。后来，真正走进野外，让
我的认知发生了改变。

记得第一次去湖北神农架野外
考察，我看到深山里的人们渴望改变
贫穷，希望通过自然资源利用让子女
后代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他们对
美好生活的愿望合情合理。后来，我
也看到城市居民对自然资源的需求，
江河滋养着沿岸的城市百业。我意识
到，野生动物的存留并非孤立的一
环，而是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我
的内心不再是“与世界对抗”的状态，
而是明白需要把自然生态保护与国
家发展结合起来。

环保与每个人相关，涉及不同人
群的利益，离不开对人类命运的深刻
理解和扎实的科研数据。这也让我更
深刻感受现代科学中常常提到的奥
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等理
论，它们的核心是将自然和人连接起
来，与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天人
共生”的思想是相通的。

总的来说，我的认知从“对抗”转变
为“可持续发展”：只有同时也关注人，
让人更幸福，生态才会更可持续，野生
动物也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和留存。

共生的本质
是“双向奔赴”

周末周刊：城市里，野生动物和
人类如何共生？是空间的妥协、资源
的平衡，还是物种间的再次“进化”？

王放：简单来说，是“双向奔赴”，
是动态平衡。生态系统管理的核心之
一是寻找平衡，既包括物质循环、能
量流动等自然层面的平衡，也包括人
和野生动物关系的平衡，以及复杂的
食物网络和生态系统功能平衡。

全球已有超过50%的人口生活
在城市，20年后这一比例将超过
60%。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过去二三
十年快速推进，我们面对的是从未经
历过的超大城市生态系统，几亿人的
生活与之息息相关。而这个系统还在
快速变化，需要我们探索平衡点，明
确各方需求和需付出的努力。

在我看来，这也涉及对城市的重
新认识：几乎所有稳定存在的古老城
市，都拥有优质的自然资源，都是千
万年来野生动物和人类共同选择的
栖息地。比如北京有燕山、太行山脉
庇护，南京坐落于长江畔且有紫金
山，西安有秦岭庇护和关中平原滋
养，上海则处于长江入海口，是全球
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人类挑选了这
些自然资源优厚、兼具生产力和生态
安全的区域定居，发展成大城市，而
这些土地本就是野生动物喜爱的家
园。如今，城市开始生态建设，野生动

物也在通过高度的行为可塑性和适
应性变化尝试重新适应城市，这就是
双向奔赴的过程。

近年来，野生动物进入城市成为
普遍趋势：野猪闯入北京、南京、杭
州，深圳闹市区出现豹猫，舟山生活
着水獭，福州发现了小灵猫，上海的
貉已分布在300多个社区和城市绿
地。这背后是城市生态修复的成果。

同时，城市居民对自然也有强烈需
求，大家闲暇时喜欢去河边、森林、公园
休闲。但双向选择中存在诸多冲突，比
如传染病风险、经济财产损失、人和野
生动物冲突等未知因素，因此需要找到
平衡点，探索实现和平共存的技术方法
和理论创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个问题还没
有完美答案：美国常通过猎杀解决人
与野生动物冲突，手段相对直接；欧
洲在工业化过程中丧失了大量原生
野生动物，部分森林生态系统单一，
形成了“空林”，空有树林而缺乏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我们有巨大的人
口和迫切的发展需求，没有太多“作
业”可抄，更需要依靠自己不断探索。

上海的貉
学会了“狐假虎威”

周末周刊：从生态保护的角度
看，上海的自然条件怎么样？

王放：上海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处于长江入海口，生态系统多样，有海
洋、河流、滨海滩涂等生态系统，湿地
面积辽阔，是上海生态系统的“基因”。
但上海没有高山，只有矮矮的佘山，这
导致大型地面动物缺乏天然庇护所。
历史上，上海平原曾生活着华南虎、麋
鹿、獐等多种动物，但随着城市化进
程，很多物种已经消失。比如100年前
还能在上海大量见到的獐，如今依靠
重引入项目才能在零星区域维持种
群。总体来说，上海陆地生态系统缺乏
庇护所，韧性很可能相对较弱。

周末周刊：您对城市中的貉研究
多年，它们有哪些地方和过去不同？

王放：2019年我刚到复旦工作，第
一个月就去上海社区找貉。因为当时零
星资料显示，上海有30多个小区存在
貉，这在国内很罕见——这种动物体重
约4—5公斤，属于中型食肉目动物，很
少有城市能让这种体形的野生动物悄
悄分布。而貉能在上海这个超大型城市
生存下来，说明它们有独特的适应能力。

见到貉的第一眼，我就有两个强
烈的感受：一是“教科书需要改写
了”。动物志和教科书里描述的貉胆
小、怯懦、谨慎、害羞，是独居的夜行
性动物，但上海的貉已经变得和过去
的描述不再一致。

当时，在松江的一个小区，我看到
一只貉从居民楼一层的通风口探出脑
袋，眼睛里满是好奇，不断观察周围环
境，分辨电动车刹车声、猫叫狗叫和人
的说话声，仿佛在努力学习适应城市。
夜幕降临时，它从洞里出来，甚至一度
行至我脚边。它能识别我这个人，知道
我没有威胁，不仅低头闻我的鞋子，还
对我腰上的手电感兴趣。我把手电放在
地上后退两步，它竟然叼起手电跑回洞
里，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与教科
书上描述的截然不同。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我来晚了”。教
科书里的貉是几百万年来在荒野丘陵
环境中营独居生活的物种，但适应城市
的貉在几年内就发生了快速改变。我目
睹的貉则搬进了城市平原环境，栖息地
从丘陵洞穴变成了小区下水道和沉降
缝。要知道，美洲的浣熊在100年前完
成城市化，欧洲的狐狸在50年前快速
城市化，而上海的貉的城市化是正在发
生的“进行时”，这让我们有机会同步追
踪、研究它的适应过程。

还有个有趣的例子。为了温和地调控
局部泛滥的貉种群，我们从上海动物园获
取了虎和狼的粪便、尿液，深夜喷洒涂抹
在小区内貉频繁出没的地方，想通过顶级
食肉动物的气味威慑让它们搬家。

一开始，一只貉闻到气味后全身僵
硬，不到一秒就掉头跑开，我们以为成功
了。但不到20分钟，它又带着疑惑和探
索欲回来了，虽然仍很紧张，但发觉周围
没有虎狼，便慢慢移动、谨慎靠近，40米、
30米、20米……最终，它发现气味来源
是涂抹了粪便尿液的石头缝和树木。

半小时后，让现场所有人意想不到的
事情发生了——这只貉竟然弓起后背，把
这些带着强烈虎狼气味的排泄物蹭在自
己身上，大摇大摆地在小区里走，其他貉
闻到气味就跑，居民们牵着遛的狗也会绕
着它走，简直是“狐假虎威”的完美再现。

这让我们赞叹城市野生动物的适
应智慧，也意识到它们的快速变化给保
护和管理带来了更大挑战。

周末周刊：现在对貉的调控有成效吗？
王放：我们每年都会做貉的普查报

告，最近的报告显示，大部分有貉的小
区中，貉的数量和居民遇见率都出现了
积极的下降，人貉冲突在全市范围内整
体减少。毕竟，野外貉的密度本就很低，
城市貉在进入初期密度也不高，局部种
群爆发几乎都与人类投喂直接相关。如
果小区管好猫粮投喂，做好垃圾清运，
避免生活垃圾尤其是湿垃圾外溢，貉的
密度往往能维持在较低水平。

最新数据显示，有貉小区的貉平均
密度是0.41只/公顷，平均遇见率是1.02
只/公里样线——也就是说，在小区里
走一公里平均能遇到一只貉。这个比例
整体而言是比较低的，此时貉与人冲突
很少，往往也没有居民投诉。

不过，数据显示，一旦小区存在猫粮
不定时定点地大量投喂的情况，貉的数
量会增加95%；若同时存在湿垃圾管理
不当，貉的密度会增至 3倍，居民走
200—300米就能遇到一只貉，投诉会显

著增加，居民的不安感会变得更强烈。同
时，貉本身的健康也会出问题，致死率较
高的疥螨等疾病发生率会显著上升。

所以，当发现小区里的貉有皮肤病
时，我们会及时跟居民沟通：从自身角
度，要控制投喂，避免貉与人产生冲突；
从爱护野生动物的角度，要控制它们的
数量，让其接近自然密度，才会更健康；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也要探索构建更安
全的生态屏障的科学方法。

一个公众参与的
科学话题

周末周刊：除了貉，您还监测到小
灵猫等动物在城市的活动痕迹，这是否
意味着现代化大都市与野生动物和谐
共存的可能性已经显现？

王放：可以说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
性，但还需要大量工作的推进。

2019年我们刚开始调查城市野生
动物时，上海还没有长期稳定运行的城
市生物多样性监测网，貉、小灵猫、远东
刺猬、赤腹松鼠等动物的数量都无从知
晓，数据严重缺乏。过去几年，我们和伙
伴单位一起建立了稳定的生物多样性
监测网，收集了珍贵数据。

我们访谈了超过 2000名上海市
民，93%的市民表示愿意在没有传染病
风险的前提下与野生动物在城市共存。
为了守住这个前提，过去几年我们每年
都会收集几百份野生动物的血液、粪
便、肛拭子和咽拭子样本，与相关单位
共同进行疫源疫病监测——这是人和
野生动物共同生存的底线。

之前，上海缺乏完成的生物多样性
相关的法律法规。2023年《上海市野生动
物保护条例》出台，我有幸参与了这个过
程，也有部分意见被采纳。同时，上海还建
立了完善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制度，成立
了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委员会，梳理了21
块市级野生动物栖息地清单，还有大量
市民志愿者参与其中，城市野生动物保
护已成为公众参与的科学话题。

这些工作是科研团队、市民、政府多
个部门联动推进的结果：从传染病防控、
栖息地保护到法律法规建设，从街道绿化
管理到跨区域协作，形成了既有自上而下
推动也有自下而上参与的管理框架。这种
框架体现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在美
国、欧洲等西方国家难以想象的——它们
缺乏这样强的社会力量和集体动员能力，
而上海能在几天内完成跨区域调查组织，
一年内摸清全市各区的生物多样性情况，
这正是各方共同努力的成果。有了这些基
础，我们才有底气说，看到了大都市与野
生动物和谐共存的希望。

周末周刊：有很多市民志愿者参与
了野生动物监测项目，其中有哪些让您
印象深刻的事？

王放：2019年我们想开展上海全市
生物多样性调查，但资金有限。当时我和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负责人赵翔商量，
决定尝试众筹。这很冒险，很容易被当作
“诈骗”。没想到有4000多位市民捐了十
几万元，他们的信任让我们非常感动。我
们也定下规矩：开放数据，共享成果，所
有工作都要为城市生态保护服务。

让我感动的是，不少市民参与众筹
后，纷纷联系我们要求参与调查。当时
我们原本计划小规模开个见面会，结果
来了200人，挤满了会议室。大家分组
讨论城市生态、野生动物对生活的影响
和自身愿望，气氛热烈。之后，有100多
人加入了调查队伍。

周末周刊：这一公共科学议题得到
了许多支持，也有少部分人质疑花力气
保护和调查野生动物的意义。您怎么看？

王放：大量研究证明，生物多样性更
完整、生态系统更健康的城市，对居民更
安全，也更有发展潜力。森林和湿地承担
着调节气候和控制污染在内的多种功
能，蝙蝠和蛙类会帮助控制蚊虫，貉能控
制鼠患，鸟类和昆虫则负责城市植物的
传粉和种子扩散，这些都为城市的长期
发展提供了持续支撑。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是生态城市建设的结果而非目标。

有个重要的概念叫“OneHealth”
（整体健康）。城市生物多样性对城市的
支撑，最终会惠及每一个人。

100多头羚牛
排队“参观”我

周末周刊：您不仅是科研工作者，
还是签约摄影师。涉足自然摄影，是否
也缘起于环保工作？

王放：我是因为热爱野生动物、热
爱自然生态，希望能为它们的生存和生
态保护做些事情，才选择成为科研工作

者。自然摄影对我来说，也是传递这份
热爱、推动保护工作的重要工具。

珍妮·古道尔说过：“只有了解，才会
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生
命才有希望。”我非常认同这句话。要推动
全社会参与自然保护，首先要让公众了
解自然、关心自然，而影像是拉近公众与
科学研究的绝佳载体。

科研和影像本质上都是“讲故事”：
科研是用数据讲故事，影像则是用照
片、视频讲故事，最终都是为了呈现自
然生态系统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如何
适应、如何改变，探索其平衡之道和关
键驱动因素。

周末周刊：拍摄过程中有哪些印象
深刻的经历？

王放：不少照片对我意义重大。其
中之一是2006年在四川摩天岭（四川
北部与甘肃交界的山脊线）拍摄的羚
牛。传说中羚牛脾气暴躁，会冲撞人，见
到就得赶快跑。因此，近距离偶遇成群
的羚牛时，我很紧张。

那天有大雾，我和三脚架被大雾笼
罩，雾散时发现面前蹲着一头小羚牛。我
担心它的妈妈会冲过来保护孩子，结果没
想到，接下来一个多小时里，100多头羚牛
排着队过来“参观”我。它们有的从侧面走
过来抬头打量我，有的径直朝我走来，用鼻
子喷气示意“我看到你了，不要动”，还有的
在我旁边吃草。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
好奇心，也看到了它们的个性差异——有
的温柔，有的直接，有的对我的照相机感
兴趣，有的关注我背包的味道。

当时我才20岁出头，这次经历给了我
很大的冲击：如果可以找到合适的相处方
式，很多场景下人和野生动物是可以共存
的——这也成为我后来开展城市野生动
物研究、推动人兽共生的重要认知基础。

生态问题
不是单一学科能解决的

周末周刊：不断发表高水平科研论
文的同时，您也长期活跃于科普一线，
在您看来，公众对自然生态的认知还有
哪些需要加强？

王放：说到中国的野生动物，大
家耳熟能详的是大熊猫、川金丝猴、
雪豹、海南长臂猿等少数几种，很多
中国特有的物种和珍稀濒危物种，甚
至连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不太了解。
比如大灵猫、小灵猫，大家可能连它
们的样子都想不出来

我们在浙江舟山群岛研究水獭。很
多当地民众对中国水獭的生活环境、数
量分布一无所知，甚至会把表情包里面
的海獭和中国本土的小爪水獭、欧亚水
獭混淆；“一丘之貉”的成语人人皆知，
但貉长什么样子，几乎没人能说清。

我们对国外的自然生态（比如非洲
马赛马拉草原、南美亚马孙雨林），似乎比
对本国的自然生态更了解。造成这种情
况的原因，是我们仍然缺乏关于本土自
然生态的传播和教育。国外有《狮子王》
《丛林之书》等大量文化产品，让公众熟悉
本土的自然故事，而我们关于本国生态
系统的绘本、纪录片、课本案例等太少了。

如果每个人都能熟悉中国的生态系
统，熟悉自己家乡的生态，那么自然保护、
人兽共生就会有更坚实的基础。比如，南京
的孩子熟悉紫金山和江豚，上海的孩子了
解崇明、佘山和貉、小灵猫，北京的孩子认
识太行山脉的华北豹和其他同域分布的
动植物……这不仅是对家乡的热爱，也
能激发对国家的了解和自豪感。

所以我希望，一方面能有更多人投
身本土生态研究，另一方面能把这些研
究成果转译出来，既融入课本，也超越
课本，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接触到中
国的生态知识和动物故事。

这几年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貉的
普查项目产出了两部貉的纪录片、8本绘
本，还有很多视频和影像传播资料。虽然
还远远不够，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开始。

周末周刊：生态保护工作要获得进
一步发展，还需要哪些支撑？

王放：实际上，生态问题不是单一学
科能解决的，需要跨学科视角。就像我的
团队里，有工科（声学工程）、传统生物
学、城市设计与风景园林专业毕业的学
生，我们还和法律、经济方面的专业人士
密切合作。只有整合不同学科的力量，才
能更好地解决生态问题。

这种跨学科思维应该从小培养。要
让孩子们明白，生态保护不是孤立的，
而是与工程、设计、法律、经济等多个领
域息息相关。

新春伊始，复旦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王放正带领团队“双线
并行”——

一是给上海城区范
围内正处于繁殖期的
野生貉佩戴卫星追踪项
圈，记录其迁移扩散轨
迹；二是推进刺猬、松鼠
等野生动物口服疫苗的
相关工作，在市民和野
生动物之间构筑更可靠
的传染病屏障。

第 13个世界野生
动植物日前夕，记者采
访了王放。深耕珍稀濒
危物种保护与城市生
物多样性研究的他，对
未来充满期待。

王放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生态与进化生物
学系系主任，上海市东方学者、复旦大学仲英
青年学者，长期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
与城市生态学研究。

�在小区中游荡的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上海的本土物种貉，成了国际知
名生态学期刊的封面。 均受访者供图


